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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本什么新片？
特别考验智商，拍戏中“撞墙”无数次

徐静蕾导演作品的风格就是她生活轨迹的
写照。早期拍文艺片，怎么拧巴怎么来；后来拍
爱情片，向全世界宣布她与黄立行一拍即合；这
回再出山，拍“超越自我”的悬疑动作片，男主
角依旧是男友黄立行。

提到黄立行，她像所有恋爱中的女人一样，
开始甜蜜地吐槽：处女座啊，真的意见太多了，
快把她逼疯了，“以前拍爱情片，他说不懂女生，
所以让他怎么演都行，但这次是他熟悉的动作
片。他是逻辑控，如果逻辑不通，他比所有人看
出来都快，可能因为原来是理工男，很多时候问
得我都要疯掉了，好想哭。简直是问题狂魔
⋯⋯”说完，她又开始自黑：首次尝试犯罪动作
片，特别考验智商⋯⋯我的智商你们懂的⋯⋯
过程中撞墙无数次。”她配了好几个哭笑不得的
表情。

除了黄立行，这次的主演还有白百何和明
道，她自己在片中也“演了一点点”。因为有大
量危险的动作，演员们每个人都受了点伤，甚至
有人摔断了肋骨，她把拍摄现场的动图发到群

里，全是拳拳到肉的动作场景，其中有明道的脑
袋被狠狠地撞在墙上，“当时撞头吓坏我了，好
大好大的声音，整个楼都能听见。”

从来没做过动作片，也没有处理过这么线
索繁复的故事，徐静蕾执导的这部新片到现在
还没有做完，“这是我做后期时间最长的一次，
一边拍我还在一边改，中间经历好多次崩溃，挑
战自己不是说说那么简单。”

新片《绑架者》计划明年4月1日上映。

这几年都在干吗？
玩儿啊，做包包，谈恋爱

说真的，跟徐静蕾聊着微信，完全感觉不到
她今年已经42岁了。作为一个“超龄少女”，她
没事就要打一长串“哈哈哈哈”，几乎每句话的结
尾都要配一个表情，最爱的是苹果手机里自带的
那个哭笑不得的表情，昨天一共用了14次。

被问近几年在忙什么，她轻松地说：“玩儿
啊，做包包，谈恋爱！”虽然一直没有正式承认，
但老徐并没有遮掩她和黄立行的恋情，还开玩
笑说：“我喜欢尝试新东西，但生活中不能老换
男朋友，所以就只能在工作中找新鲜感。”循例，

老徐又被记者追问婚期，她的答案也一如既往：
“暂时没结婚计划，现在这样100分！”她轻描淡
写地反问了一句：“没什么特别的原因，为什么
要结婚？”

除了 100分的恋爱，徐静蕾这几年成了半
个“手工艺人”。两年多前，她在洛杉矶休假，报
名参加了一个缝纫的课程，于是瞬间变成了“徐
裁缝”。过去的两年里，但凡休息的时候，无论
是洛杉矶、东京、台北、曼谷、北京，只要是布料
店、首饰材料店，一逛就是一天。早上醒来便做
手工，每每做到肩膀已经支撑不住脑袋，“头晕
眼花，一抬眼，天已经黑了”。

哪怕在拍摄《绑架者》期间，深夜收工，她也
要做两个小时再睡觉，“慢慢发现做手工居然是
最好的休息，专心去做，什么事都忘了，满脑子
都是那些好看的布料、珠子，特美”。她还因为
去泰国买珠子，被当成走私犯扣押，费了好多口
舌才被释放。

虽然不在公众面前露面，但她没事就在朋
友圈显摆“作品”，布包，链子包，钱包，软陶，项
链、手串，被大家夸奖“跟地摊货似的”，也可以
开心地笑出声：“手艺人很快乐，很感恩”。

徐静蕾推荐的感冒药：口洁喷雾剂——“我一边打字一边喷，可好使了，专治嗓子肿痛”。
徐静蕾最近在看的书：《I am your man-莱昂纳德·科恩传记》《返璞归真》——“因为我是科恩老师粉丝儿。”

消失了两年多的徐静蕾
突然拉了343名记者进微信群开发布会
聊了100分钟 发了9次红包 谈了新片 还直播吃饺子

徐静蕾在

《绑架者

》的拍片现场

照片由片方提供

徐静蕾这个名字，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过了——在娱乐圈，可以直接翻译为：她已经过气。
不同于那些只争朝夕的女明星，已经在圈里混了20多年的徐静蕾，其实一直都是这个路线：高兴了就拍

戏，不高兴了就消失。前天晚上，消失了两年多的她，突然拉了343名记者进微信群，热热闹闹聊了100分钟，
发了9次红包，开了一场不见面的新片发布会。第一次发红包时，老徐自嘲发错了，因为总共发了50个人，每
人才几分钱。后面，我只抢到了一个20多块的红包。9次红包徐静蕾总共发了一两万元的样子。

准时进群用语音跟大家打招呼的徐静蕾，带着浓重的鼻音，原来她当天一直在发烧，一天都没吃饭。有记
者请她发张自拍，她娇滴滴地撒娇：“现在不能自拍啊，一个刚流了一斤汗、蓬头垢面的重度感冒患者，哈哈哈
哈！”接着她就大呼自在，“我可能有人群恐惧症，在微信上做发布会不用化妆，不用穿礼服，真好。而且，最近
不是雾霾嘛，出门多不好。”

逼得不爱热闹的徐静蕾出山，是因为她新拍了一部犯罪动作片，名字叫做《绑架者》。除了聊电影，徐静蕾
还热心地推荐给大家她正在喷的感冒喷雾，过一会儿，又去翻箱倒柜找想推荐给大家的书和电影，最后还直播
冬至吃饺子，不忘卖萌，“感冒让我失去了味觉⋯⋯不知道是什么馅儿的”。 记者 冯玥


